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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代仇歌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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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九歌》，是我國文學中别具异彩的瑰寳。出現兩千多年來，被人 

們傳唱不歇。勾起了無數畫家的興致。以致描繪《九歌》的畫家幾乎代有人 

出。

據傳最早畫《九歌圖〉的畫家見于記載并肴畫迹可考的是宋代的李公麟 

（見《宣和畫譜》），他以白描畫《九歌〉人物，掃去粉黛，淡毫輕墨,素雅冷隽， 

被稱為“精密遒勁,用筆如屈鐵絲”。這種“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白描畫法 

以其綫描上的飄舉，衣褶上的頓挫變化，見出他的風骨特立，李公麟的白描 

一出，“白畫”在畫史上就明確地成一格。他的《九歌圖》構圖簡潔，形象生動， 

頗得后人崇奉，于是群起摹仿,南宋人臨仿的就有好幾卷。趙孟扌頃的摹本已 

流散在國外;元代人物畫家張渥臨摹或創作的白描《九歌圖》有創作年代可 

考的至少就有四件。他以李公麟之無景本為依據，吸收有景本的某些長處， 

加進了不少自己的創造,筆墨蒼勁古雅。可見古人的臨摹并不為原作所拘 

謹，而是往往在原作的基礎上有所發揮,這就是元人學古善化的表現。論其 

特色,吴升説他“人物景象，别具思致。”（《大觀録》），但他基本上没脱出李的 

路子。襯景簡約稍嫌單調，除《山鬼》、《國賜〉作了環境氣氛的渲染外,其余篇 

章僅略事程式化的雲水勾勒。所不同處是張渥將憂傷憔悴而儀態堅毅的屈 

原像作為表現内容之一，寄托了畫家對詩人的尊敬與同情，這是李龍眠原作 

中所未見的。他的作法為明代陳老蓮所仿效。陳的《九歌圖》更為簡潔，全舍 

其背景及其陪侍人物，突出單個神祗。軀干偉岸,衣紋細勁清圓，用綫如斫金 

石,“森森然如折鐵紋”，兼得李伯時、趙子昂之妙。其中所塑造的屈原像，至 

清代兩個多世紀無出其右者，這是他當時認真研究《離騷〉和《九歌》,有感于 

懷的結果。明亡之后，陳洪綬懷念故國，心情沉鬱悲凉，時而吞聲飲泣，時爾 

縱酒狂歌，足見，愛國詩人屈原與畫家的心靈是息息相通的。

以《九歌》為題材的作品，現收藏于中外博物館和私人家藏的尚不下幾 

十卷，其中不乏佳作。南京大學所藏《九歌〉一卷，徐邦達先生認定為明初的 

作品。卷中《湘夫人〉一圖工筆白描與寫意并用，尤為生動新穎。兩個白衣妃 

子似精美的大理石雕，飄然打坐于暗灰調子的雲水秋風之中，若清水出芙 

蓉。飄飄欲仙的風致,加之雜樹摇曳、葛藤披拂,竹木簫肅，殘荷依稀,霜葉零 

落，更突出了人物綿長悠遠的情思。虚虚實實，筆筆着意，氣韵頓生處，嫣然 

欲絶。成功地再現了“爛妹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意境。可以看出，明代 

人就已注重環境與人物混為一體的描寫,使之為特定的人物韵致意境服務， 

化景語為情語，説明國畫的表現手段在不斷豐富。

號稱有明一代人物畫“第一大家”的仇英，曾促進明代風俗人物畫對宗 

教畫的取代。可惜他所繪的《九歌圖〉世已不傳。

清初，肖雲從的《九歌圖》，風格疏秀,亦以白描為之。人神雜處,將東皇 

太一、雲中君、東君作為天神單獨描繪,重在渲染其在祭祀的場景中降臨人 

間的一霎那;而湘君和湘夫人、大司命和少司命則作為對偶神描繪在同一畫 

面;河伯、山鬼、國錫作為地靈與人鬼各自獨立;《禮魂〉為一巫女手持春蘭秋 

菊揮手遥望空中向遠逝的衆神致意的送神情景。肖雲從《九歌圖》的獨創之 

處是强調刻劃了神靈和人物的動態，增强了作品變化飄忽的風韵。肖雲從在 

藝術上受到杜薰的影響不小，杜薰畫山水外，常作白描人物，他的《九歌圖〉 

卷，早于肖雲從大半個世紀,人物極有情趣,而且筆意瀟灑有逸致,富有文人 

畫特色;肖雲從也是山水人物兼善，曾繪《離騷圖〉六十四幅,寄有一定政治 

寓意，他在《九歌自跋〉中提到“取《離騷》讀之，感古人悲鬱憤懣，不覺潸然泪 

下。”顯然他的《九歌圖〉與同時代的陳世蓮一樣都是有所感而畫。

總之,從李公麟到肖雲從的《九歌圖 >,大致不外兩種面貌:一是有景本, 

依原詩情節展開畫幅，或者截取詩中的一個場面，既描寫天上的神靈，也描 

繪地上祭祀的巫祝，同時象征性地點染了神話活動的環境。第二種為無景 

本，亦即所謂銹像式，着意人物性格情態的刻畫，或簡略施以雲水、花草、山 

石。

他們通過各自不同的理解去進行藝術處理,如張渥即把《九歌》原詩作 

為屈原被放逐江南以后有所隱寓與寄托的詩篇,基本上是從王逸之説。據其 

同代人貝瓊的著録亦可見此意,他説:“屈原《九歌》……比興之間，致意深矣 

……今叔厚又以其辭求其意,使現其象而求其心O ”
然而這種比興之間的“致意”盡管畫家作了各種努力畢竟是朦朧難期 

的，它較之象征某種抽象概念的寓意畫更為隔膜。而以直感性的可視形象去 

寄托抽象難言的隱喻往往不濟。充其量也只能表現某種意境和情緒。因此， 

好多畫家只以塑造具有個性特征的典型形象和與這形象相協調的典型環境 

去表現原作的詩境和氛圍為職責。

歷代的《九歌圖〉象《九歌》一樣千載流傳，并且代代有所進步，有所發 

展。隨着對九歌理解的日趨深刻，其内在本質的光輝也就更加燦然洞照。從 

古今九歌圖的發展演變來看，是愈來愈重視人神之間情感的交流，更重視描 

繪虚無縹渺的神鬼同人間生活的聯系，賦予那些神祗以更多的人情味，賦予 

他們的行為以更多的自由,這一切都無不寄托着人世的向往與追求。

前代的九歌圖，在藝術上為后代的九歌圖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經驗，為九 

歌圖的新發展開辟了道路，前人的功迹是難以泯滅的，對于它們的藝術價值 

和審美價值，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在這一點上，前人已備述，容我不贅。但是， 

它們藝術表現上的種種不足也是極其明顯的。象采取那種統像或銹像加布 

景的畫法,雖歷代名家盡其所長，力求以富有表現力的綫條，强調用筆的瀟 

灑,重視人物形象的氣韵，以表達原詩的境界。然而，由于表現手法的限制， 

以及對《九歌》的内容理解的深淺不一，其繪畫效果遠遠不及原詩生動華瞻， 

更没有成功地表現出原詩獨特而深厚的浪漫氣息，與《九歌〉富麗的色彩和 

無窮的韵味相比，竟顯得淡泊與蒼白，很難談到體現了原詩的再造。因此，遠 

自明代的一些不見經傳的畫家起，近至肖雲從就已經不滿足于古代畫家的 

表現手法，代代做着力争突破的努力，可惜他們也無力脱出窠臼。

到了近現代，幾位精通中西畫法的畫家，也曾嘗試過以新法繪制《九歌》 

中的人物。如徐悲鴻畫過《山鬼》，傅抱石畫過《湘君〉、《湘夫人》。兩位大家都 

長于人物神態的刻劃，作為個别形象的傳神寫照，自然各有千秋,值得稱道， 

且糅進了新的氣息。他們不大注意屈原詩中人物的本來的真實面貌，而更偏 

重自我抒情。

考察古往今來有關《九歌〉的繪畫作品,比起它們賴以創作的《九歌》來， 

却不免相形見拙,其原因大致有這幾方面：

一、 屈原的《九歌》藝術上完美卓絶,它文采輝躍,激宕淋灘。發于聲,則 

不同凡響,賦之色，則濃淡參差。鮮麗深沉的想像和鬱勃的情感世界絢爛難 

描。忽而寫意，忽而寫實，把無羈而多義的浪漫思維，與最為熾熱濃烈的情懷 

渾成交響，回旋激蕩于神話人物的活動之中。敦厚、飄逸、俏麗互見;情致、意 

象、氣韵并生。借鬼神為表征，寄深遠之意緒。假天地馳想象，狀萬物而抒情； 

在詩中，情感是形象的靈魂,而情感又是不斷在波動的。畫家很難從變化萬 

端的神靈活動中抓住某一代表性的傾刻,作為契機去表達全詩的韵致風采。

二、 讀者對《九歌》内容的理解往往大于畫面的容量。那山鬼畫面的豹狸攫 

拿,河伯詞章的虬龍騰釀……桂舟蘭橈，貝闕珠宫，湘女怨思，國錫激揚……在 

讀者的心目里混成一個神話一歷史——現實五色斑爛的藝術天地,這樣一 

個在時、空概念上都是立體的四維空間世界是很難在畫面上表達的。

三、 如何將《九歌〉通過人物動態所描繪的情態之美轉化為畫面空間景 

象凝定着動態的静穆之美，既要表達現實世間的生活情意，而又帶有超越現 

實的神秘難測就更為不易。畫不能占有詩的全部廣大領域，也不能要求詩和 

畫完全一致，若不考慮到畫在多大程度上能表現一般性的概念而不至于離 

開畫本身的任務，就會變成一種隨意任性的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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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圖----山鬼
（明）張渥作

四、 作為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繪畫若純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多半不 

濟。歷代的《九歌圖》大都失之于“浪漫”的不足，故無法比美于詩歌。而在繪 

畫本身的表現上浪漫主義手迭遠遠没有寫實那樣完備。

五、 忽視典型環境的描寫，使性格和情感尤其意境和氛圍的表現大為遜 

色。當然，背影的簡約,甚至以無勝有，曾成為我國藝術門類的優點,在傳統 

戲劇和繪畫中都有很好的範例。但它却不能適應一切藝術内容的表達，不管 

是計白當黑也好，背景道具的一以當十也好，都是以能引起欣賞者的聯想和 

想象為前提的。只有在突出個性特征，也具有特定典型意義的形象和相應的 

環境中，才可涵蓋撲朔迷離的神話内容，人們才會從有限的個性形象，有限 

的環境領悟出無窮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來。否則,對華藻繁縛的内容 

表現必然産生•局限。南京大學本之所以氣韵不俗，就因為着力渲染了環境， 

使全篇渾然一體,燦然生輝,這是無景本難以比擬的。另外，畫中無法描繪的 

詩境而需讀者意會得之于畫外，就必須在畫中畫出這種境界才行。那種超越 

外部形象本身固有意義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才是作品的深遠内涵。同 

石谿齊名的程正揆在他的《青溪遺稿》卷二四《題畫》中記載過一次同董其昌 

的談話:"'洞庭湖看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華亭愛誦此語，曰：'説得出， 

畫不就。'予曰：’畫也畫得就，只不象詩'。華亭大笑，然耶否耶？ ” •

由此可見，歷代的畫家當其再現詩的意境時都感到棘手。文字藝術獨具 

的本領，斷非造型藝術所能仿效。在這種情况下有的畫家就删略大要，力求 

簡約，回避那些難處；有的則采用多種表現方法，或避實就虚，或避虚就實， 

弃短揚長以彌補造型藝術自身的弱點，發揮那些使文字藝術無法復制的獨 

特效果。

六、 以往的〈九歌圖〉從實質上看，并未真正反映《九歌》的具體内容，多 

半只是抽取了類型化了的形象。《九歌冲的神祗出現的時代、環境以及性格 

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歷代的九歌圖大都以畫家同代帝王將相、高人逸士的 

容儀為模特，缺乏神話人物本身的時代特征。應該説，有關九歌的造型藝術， 

尚處于較為古老的階段，與原詩很難相稱，故有的只好借助于題詩來補救。 

正如宋末詩人吴龍翰所説：“畫難畫之景，以詩凑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 

'足。”（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一九）

俱往矣，象《九歌》這樣場面恢宏，内容煌煌雅麗銜華佩實的詩篇，如無 

開闔自如的手筆，實不足反映其一隅。如果今天的畫家也象古人一樣，以閉 

散的士大夫形象去畫九歌，那就會使之成為毫無價值的假古董。

對于藝術領域的新開拓，對于美的新闡發，以及在古人經驗與教訓的基 

礎上研究今人當會是有意義的。因為考察整個美的歷程，它的軌迹畢竟是指 

向未來的，每一個時代總是賦予藝術以自己的新特色。

青年畫家李少文新《九歌圖〉的創作可為一'例。他借鑒石窟壁畫藝術的 

優良傳統，吸收了外來藝術的新經驗，克服了刻畫人物程式化的通病，彌補 

了創作手段上的單調不足，在尋求與《九歌》相適應的浪漫主義表現方法上 

作了新努力，他那明麗交織的色彩，自由奔放富有生命力韵律感的綫條，生 

動的形象，别致的構圖再現了《九歌》變幻莫測的内容。它比之歷代的同類作 

品不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傳達原作的精神，表現具有神話氣息的氛圍，還 

是内心感情的抒寫方面，都有所前進,有所發展,有所提高，甚或表現了前無 

古人的新風格。

作為以古典名著為藍本的繪畫，忠實于原作，盡量形象地再現原作的精 

神和特色應該是畫家努力追求的目標。當然，繪畫與文學都各具自 

己的藝術語言和表現方法，但繪畫若以文學為張本就要調動.自己 

一切相應的藝術手段為完成上述任務服務。在這一點上，倒同由古 

典文學改編電影的工作大體相似。在這里，重要的在于解决再創造 

的問題，繪畫不可能亦步亦趨地照描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發揮造型 

藝術的特點，愈是强調其同文學藝術表現手段的差异，往往愈符合 

文學原作的精神。繪畫觸動着人們心靈中最隱秘的弦，激起那種文 

學作品表現得很不鮮明，以至各人按自己的體會去理解的感情;繪 

畫所真實地把我們帶到這些感情的世界中去，好象法力無邊的魔 

法師,把我們吸引到自己的翅膀上，騰空升起。

李少文注意到這一點，例如他畫《東君》——九歌中的東君是 

作為太陽神歌頌的。畫中則着意刻劃了他"舉長天兮射天狼”的形 

象，東君被處理成熾熱紅亮的男裸體，正拈弓搭箭射向天狼星。努 

力渲染，它光熱迸發，精力充沛的壯美，以及勇武不凡與邪惡開戰 

的雄姿。他是一團火熱的精靈，噴發着熊熊烈焰，旋轉于太空，斥退 

了黑暗給周天以光明温暖。他是保護人類的朋友又是有性格的原 

始人類在同大自然中的黑暗搏斗中發生發展的象征。畫中箭猶未 

發，遠方的天狼星已作狼奔豕突狀。那種盤馬彎弓引而不發的情 

景，更能産生撼人的氣勢。

東君的造型具有深刻的内涵之美，融合了古先民在洪荒時代 

原始狩獵者的形象,羿射九日及普羅米修士盗天火的精神，中國宗 

教中的力士天王象，民間傳説的鐘尷、西方雕塑如古希臘阿法伊阿 

神廟三角楣上的《弓箭手赫刺克勒斯〉以及源于此的法國布爾德爾 

的同名雕塑等描寫性格美特質的表現方法。此外，文學作品中、戲 

劇舞臺上張飛、李逵等典型人物的造型特征,都給作者以有益的啟 

迪。比起歷代九歌圖中將東君處理成士大夫型的寬衣博帶是大异其趣的。

另外，他的畫面空間似乎在上演着一出神話劇，從曙光初泛時駕龍車樹雲 

旗的出游,攬轡疾行于天海之上，青雲白霓，朝暉噴涌……到援北斗酌桂漿的 

入夜景象以及那大醉時弓亦在握的豪氣，讓人感到那是一個永不休戰的勇士。

這樣，作者不但將原詩中的主要情節形象地概括無遺，而且將太陽這個 

大自然中的客體的運行作了既是神話的又是人類日常感知的描繪。我們中 

華民族的這個太陽神是可敬的又是可親的。

將人物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和自然環境中去塑造是新《九歌圖〉的又一 

特點。如畫河伯，九歌中寫了河伯與洛神携手游九河,登昆侖，悵然忘歸。入水 

府見貝闕珠宫,鱗屋龍堂,而后乘白竈逐文魚下南浦依依相送,充滿友好愛戀 

的一次旅行。畫中則同樣强調了人物的游蕩嬉戲,江河的波濤漣漪，魚群的追 

逐奮游那種歡快的情緒。也許因為他們是水神或者那個時代還没有完整的衣 

服吧，因而畫家在他的人物裝束上■只給了一塊遮羞布。而在《湘君》和《湘夫 
人〉的處理上就是另一種情景。由宇傳説中將娥皇女英的故事與之附會在一 

起，新《九歌圖》雖然采用了這流行説法,那么她們的時代似已有了精神和物 

資的文明。所以湘夫人從服飾到神態都表現了儀態萬方的王妃容儀。

在人物畫中，情與神是造成氣韵生動的主要因素，突出情感的表達是新 

《九歌圖》成功的根本所在。德拉克洛瓦在評論前人杰作時曾説："這些巨作 

之所以完善,正是在于它們罕見的表達力。有些作者和批評家在偉大的作品 

中看到一些次要的成就，他們贊賞拉斐爾的素描，魯本斯的色彩和倫勃朗的 

明暗。不，一千個不，實在并非如此！ ”

情感性比形象性更具審美的藝術性能，是中國文學藝術相當突出的民 

族特征之一。李澤厚認為，傳統藝術作為反映，强調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 

興的表達而不在模擬的忠實，再現的可信；作為效果，强調得更多的是情理 

結合，情感中蘊蓄着智慧，以得到人生現實的和諧與滿足，而不是非理性的 

迷狂或超世間的信念；作為形象，强調更多的情感性的優美和壯美而不是宿 

命的恐怖和悲劇的崇高。這是我們同西方藝術在審美特征上的區别。

遠古楚人那種將歌、舞、劇、神話、咒語，混沌統一在祭祀和巫術活動之 

中的場景，是如醉如痴，如火如荼的。象如今尚偶爾可見于東北山區的“跳大 

神”一樣，熱烈莊嚴,誠摯而蠻野。那在神話中濃縮積澱下來的歷史陳迹,那 

人神雜處的情景，"忽瞟渺以響象，若鬼神之仿佛”。神化了的人以及人化了 

的神都内蘊和外現着原始人類强烈的思想感情一那對生活异樣地熱愛， 

對幸福摯着地追求，以及期望和信仰……

朱自清説:"《九歌》里的人物大都可愛。”（《經典常談〉）我想原因不是别 

的，而是"在行動上他們是超凡的人，在情感上他們却是真正的人。”（萊辛 

《拉奥孔》）。他們的悲歡離合悵惆和失意豈不都是人間感受的陰影在幻想世 

界的折射。

就説山鬼吧,山鬼是《九歌〉中人情味最濃最抒情的一篇。山鬼思念愛人 

的柔情千回百轉，讀之使人回腸蕩氣。她“折芳磬兮遺所思”，“采三秀兮于山 

間”，她痴痴地等待在山上，悵然地忘了歸去，又失望地為怨恨、疑慮和憂傷 

顛倒，當是够纏綿样惻的了。

古代畫家李公麟、張渥、陳老蓮等多把山鬼處理成男性，肖雲從、徐悲鴻 

等則處理為女性。屈原詩中描寫的“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令善窈窕。”這 

樣一個秋波含情嫣然淺笑,性情兼和姿容苗條秀麗的人當然應是女性。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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